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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王朝对１１世纪前湘西地区
认知的变迁研究

＊

□谢晓辉

［摘　要］　从华夏对非华夏的认知与定位，两者的互动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对湘西地区的记

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尝试将湘西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前，中原王朝对于湘西地区的有效管控，基本

上都还只是士大夫们偶尔的理想或者后朝的建构。事实上，中原王朝也并不一定汲汲以求于当地的华夏

化。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强势王权之间，配合山区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给多样性社会与族群的发展提供

了空间。其中有些进一步阶序化，发展为地方王权，湘西土酋也曾经做出如此努力。中原王朝也需要有

这样的空间来作为与其他王权的缓冲地带。

［关键词］　华夏；华夏边缘；盘瓠蛮；湘西；族群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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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么是“中国”？如何“成为中国”？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这个命题被认为不喻自明。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国际政

治文化秩序的建立，学者们如马戎［１］和葛兆光［２］等纷

纷孜孜以求于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王明珂在其近年的著作中，对既有的中华民族

的起源与形成理论提出了极富野心的颠覆与重

构，［３］指出华夏的形成与扩张，就是把边缘族群“华

夏化”，华夏边缘推移的进程。［４］［５］如何翠萍所言，在

做如此浩大的解构中华民族史与少数民族文化史的

工作中，需要更为仔细地对待不同区域的差异，充分

考虑区域社会的脉络。［６］西南地区整合入中国的文

化与权力接触场景，限于早期文字记录的缺失，常常

“莫可得而考”。［７］

本文尝试通过湘西具体的历史发展，勾勒出１１

世纪前，即宋代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在尝试开发

湘西地区前，华夏边缘在地方上运作的历史情境；同

时探讨湘西作为沟通中原与西南的“武陵民族走

廊”，在唐宋时期土著社会的架构与运作。

一、从“武陵蛮”到“盘瓠蛮”
对于南方地区与华夏接触的历史场景，如何突

破谭其骧先生所言之“莫可得而考”的局面，数十年

来，随着地下新材料的发掘与研究思路的转变，学者

们如王万隽、［８］鲁西奇［９］、魏斌［１０］等积累了非常丰富

的研究成果，也做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探索。

本文意识到，无论是地下还是纸上的材料，在处

理华夏与非华夏这一类议题上，都需要充分认识到

材料产生的历史情境及其本身的局限，尤需慎重使

用今人族群分类的体系与观念，通过某些风俗、语

言、迁徙故事或族谱，去对应史籍中的一些族类描

述，做民族溯源，为今天中华民族的成员们制造纵横

几千年的族群系谱。

获益于已有的制度史、民族史研究成果以及近

期的一些启发性探索，本文尝试从华夏对非华夏认

知、互动的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记载。湘西是

一个非常近代的概念，今天概念中的湘西，从最具体

的特定地域范围、族群种类，到抽象的地域文化内涵

与认同的出现，经历了一个历代王朝与地方社会长

时段的彼此认知、互动和建构的过程。本文非常认

同谭其骧先生把东汉至隋开国前作为湘西地区与华

夏互动的关键时间段之一的洞见［７］（里耶秦简的出

土，让学界振奋，虽然秦简尚未完全整理面世，但已

有不少研究成果。本文认为虽然里耶秦简，为了解

湘西地区早期政治与文化提供了可能性，但里耶地

处楚国与秦国的交界地带，在当地设郡立县，主要是

出于战略考虑，一旦其战略据点地位消失，中原王朝

在当地直接统治的格局就有若昙花一现。而秦简这

类记录如何与湘西本土社会与文化真正相扣连，则

期待更进一步的研究）。通过学者们如陈伟［１１］、周振

鹤［１２］，以及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１３］等通过传世文

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自东汉至隋开国，是华夏对湘西

一带土著认知转变的重要时期。

在一个传世正史文献的叙述脉络中，今天被称

作湘西的地方，是非常笼统地以南蛮的一支———武

陵蛮的身份而被载入史册并广为学人关注。“武陵

蛮”，是以西汉武陵郡之设而得名，然西汉虽有武陵

郡之设，但史载阙略。自东汉以来，一方面文献中开

始频频出现包括武陵蛮在内的南蛮时常构成对华夏

威胁的记载，马援征武陵蛮的故事广为传播；①另一

方面，最迟到东晋，文献记载中出现盘瓠一说与武陵

地区的土著相关联。②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是华夏对于南方土著认知与

分类的一个重要转变。这与华夏的扩张，并在新的

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与他者的历史过程密切相

关。传世文献载盘瓠之说始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

通义》。③ 在三国鼎立与“五胡乱华”的过程中，不少

世家就此定居南方，盘瓠传说也有所变化与发展。④

东晋郭璞时，出现“狗封之国”和“狗民国”的记载。⑤

到稍迟出现的干宝《晋记》与《搜神记》，其传说不仅

越来越丰满，而且与武陵、五溪、长沙等具体地域范

围内的土著联系起来，视盘瓠为其始祖。⑥ 故事由

南朝范晔在《后汉书》中进一步定型，此后在掌握汉

文的知识阶层中广为传播。

除了对盘瓠神话的历时性考察，对其传说基本

要素的分析同样有助于了解在同土著接触增加的过

程中，华夏如何重新认知与定位这群他者。有关盘

瓠传说的早期记载，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元素：其一

是与高辛氏的关联，其二是盘瓠为犬。在目前，学界

对高辛氏在五帝系谱中的位置还有颇多争议，但值

得注意的是到司马迁编写《史记·五帝本纪》的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东观汉纪》《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
传》。

王明珂注意到盘瓠作为非我族类的祖先，有可能先跟位于
东方海上某地的“狗封之国”有关，到了后魏，才开始指代湘西山居人
群，《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１６１页。本文认为至晚到东晋已经有了
这种关联，后文详。

应劭《风俗通义》关于盘瓠的记载现已佚，此书在北宋时佚
失大半，但宋代罗泌《路史》载：“应劭书遂以高辛氏之犬名曰盘瓠，妻
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是为南蛮。”

《魏略》。
《山海经广注》卷二○；郭璞：《玄中记》
《晋记》《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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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高辛氏已经以帝喾的身份，作为华夏的始祖，被

纳入三皇五帝的谱系。［１４］［５］自东汉以来的早期诸种

盘瓠的记载，都强调盘瓠与高辛氏的关系：或者作为

高辛氏老妇的耳垢，或者通过以高辛氏之女为妻，建

立了某种经由女性而非男性的、基乎身体／血缘的关

系，同时又强调盘瓠为犬。这在夷夏之分极为敏感

的当时，既是试图重新定位与认知我者与他者，也是

华夏系谱建构过程中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除了确立在华夏谱系中既近犹远的他者身份，

在礼仪与文化、赋税等义务方面的他者身份，也随着

盘瓠传说的日益丰满而日渐明确。其中，最为系统

的陈述是南朝编写的《后汉书》中关于盘瓠的记

载。① 在这个被基本定型，同时又在后世文字传统

中流布最广的盘瓠传说中，盘瓠子孙在礼仪与文化

上都迥异于华夏：从服饰、言语、居住方式、生计模式

到伦常（其六男六女自相夫妻），无一不是。同时，其

社会结构以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亦有别于华夏：一

方面自有其君长，另一方面又受朝廷印绥，却无关

梁、符传、租税之赋。

从武陵蛮到具有共同始祖性质的盘瓠神话在文

字传统中的完善与流布，是从华夏谱系、礼仪文化以

及与王朝关系上，对南方土著的一次调整与认知。

而这与地方割据之后，不少原来观念中的南蛮之地

逐渐被开发的历史进程相一致。［１５］［１６］华夏化过程也

并非一蹴而就，例如东晋名将陶侃就被时人骂为“溪

狗”，直到其曾孙陶渊明时才不被人视为异族。［１７］武

陵郡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分为若干郡，其建置时有兴

废分合。同样在这个时候，士大夫们加深了对这些

地区地理地貌的认知，如五溪蛮这一类称呼，就是基

于对长江以南以沅水流域为中心的地区水文地理的

认知而出现。

唐开国以后，采用极为灵活与宽松的方式处理

辽阔疆域的治理问题。鼎盛时期，除武陵山脉所在

的台地地区未曾设州立县外，大部分平原地区都曾

设立过正州或者羁縻州县。② 这样，“无关梁、符传、

租税之赋”，成为华夏边缘南进过程中，对非华夏描

述的重点。③ “莫徭”一词，也应运而生。至晚到隋

唐年间，逐渐普及为对一群“不事赋役”“免徭役”的

南方土著的称呼。④ 这种族称的出现，明显王朝跟

赋税体制下，对人群的分类有关。“莫徭”“猺”在当

时士大夫的认知中，常常与盘瓠传说一脉相承。值

得注意的是，“獠”“”“犵獠”等专指某一类土著的

称呼也开始出现在文本中，用以形容辰州境内的一

些土著。⑤［１８］

尽管唐代在这些地区所能达至的管理程度值得

怀疑，⑥但不可否认，到唐末，一方面原武陵郡地几

经兴废分合，已被细分为若干个州县；另一方面，在

两汉时期曾遍布沅水、澧水流域和洞庭湖的西北部，

以及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广泛地区的“武陵蛮”，也逐

渐为专指武陵山脉地区的沅水流域土著人群的“五

溪蛮”这一称呼所取代。与之相伴随的是，具有共同

始祖性质的盘瓠蛮故事的定型，以及“莫徭”“猺”

“獠”“”“犵獠”等进一步细化族类划分倾向的出

现。

二、溪州之盟
湘西地处武陵山区，传统资源的相对有限与地

形地貌的复杂，形成了中原王朝对当地资源获取和

华夏边缘推进的天然阻隔。一直到唐末，传世文献

对于湘西地区的记载都相当有限，也很难真正了解

其社会。⑦ 唐末藩政割据，使得西南不少土著首领

纷纷自署刺史，称霸一方。⑧ 五代十国时期众国林

立，马殷建立了以湖南为主要势力范围的楚国。⑨

在如此政治格局中，对五溪地区溪州彭氏土酋的关

注不可避免，也因此留下了对当地土著社会认知的

早期珍贵记载。

学界对于马楚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其中，马楚政权与溪州彭氏的关系也是讨论的焦点。

学界普遍认为来自江西吉州赤石洞的彭玕与彭瑊兄

弟，在地方角逐中失利后投奔楚国。瑏瑠 第三代楚王

马希范娶彭玕的女儿为妻。瑏瑡 而彭瑊兄弟即为后来

统领溪州数百年的彭氏土酋之祖。后晋天福四年

（９３９年），溪州彭士愁于发起了对楚国的战争，被镇

压，马楚与彭氏结溪州之盟。又因马氏以伏波将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后汉书·南蛮》。
《新唐书·地理五·江南道》。

因为“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导致很多原来在税收
体系下的人“逃亡入蛮”，对政府财政收入造成相当的冲击，《南史·

夷貊下·荆雍州蛮》。
《梁书·张缵传》；《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五》潭州条。

杨庭硕先生认为“犵獠”这一类称呼，是宋元以来外人与土
著接触后对其自称的音译，但笔者认为这个接触记音的时间最晚可
推前到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辰州条。

史籍对这些州县所属州境里数、乡数以及户口数目也常常
缺失不载，如《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六》，辰州、锦州、溪州等条。

传世文献主要的关注点在两个方面：其一，因对当地资源的
需求以及华夏化进程而引致的各类反应；其二，调整对当地土著在华
夏谱系、礼仪文化、行政建置、人群划分上的认知与定位。

《新唐书·南蛮下》。

众国林立使得各个割据力量不仅垂涎于西南地区的丰富物

产，同时也极力争取土著势力的支持。如被称为武陵峒蛮的雷满，为
镇守荆南地区的高骈所争取拉拢，带领由诸蛮组成的土团军四处应
战，《新五代史·雷满传》；更多的个案可见《宋史·西南溪峒诸蛮
上》。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三年七月庚辰条。
《十国春秋》卷七一《文昭王顺贤夫人彭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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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之后自居，仿祖先故事，刻铭文铜柱，“以镇诸

蛮”。①

溪州铜铸铭文很早就被不少学者关注，但成果

多集中在对铭文的校勘纠误、官制的考察，或者讨论

民族学界一直关心的溪州彭氏的族源问题，其背后

的关怀是土家族的族源。不少学者将讨论集中在彭

氏土司族源的追寻上。其核心议题就变成了彭士愁

是否为吉州刺史彭玕兄弟的后代，由此得出其族源

的不同结论。本文认为，仅凭彭氏谱系并不能说明

其族源，即便是了解溪州彭氏的族源也并不意味着

了解土家族的族源。尽管如此，仍需要厘清一点史

实，学界普遍接受的吉州彭瑊、彭玕兄弟为溪州彭氏

之祖的观点有待商榷。其实，早在１９３９年，谭其骧

先生曾提出彭玕兄弟与溪州彭氏无关，［７］但冈田宏

二在其论著中一一驳斥了谭先生提出的理据，［１９］学

界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下文谨对谭先生的理据略加

补充，并尝试回应冈田先生。

其一，冈田先生强调彭玕之女即楚王马希范之

妻彭夫人在世时，彭氏家族在楚国举足轻重。彭夫

人于天福三年（９３８）逝世后，“彭氏才幡然举起反楚

大旗”，两者关系破裂。但是，冈田先生没有留意的

是溪州彭士愁领众进攻楚国，始于天福四年（９３９）八

月，②九月楚国发兵征讨。③ 马希范于同年十一月，

效仿唐太宗在天策府文学馆置学士员之例，从各军

中选出有才能的１８人，定为学士，④其中就有彭玕的

两位儿子彭继英和彭继勋。⑤ 按照冈田先生的逻

辑，彭士愁为彭瑊之子，彭继英和彭继勋为彭士愁的

堂兄。在彭士愁发动对楚战争之后，楚王仍重用他

的两位堂兄，并擢为学士，实在蹊跷。其二，吉州彭

玕投奔楚国后，被封为郴州刺史，经营郴州一带，何

故忽然跑到当时尚未在楚国版图的溪州统领一方，

成为“蛮酋”？梳理楚国在各地建郡立县的历程即

知，溪州列入楚国版图是在溪州之盟后，而且仅仅是

羁縻其首而已。⑥ 吉州彭玕兄弟与溪州之盟的主角

彭士愁，在楚国历史上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五

代以来关于楚国的记载对他们都有详细记载。如果

彭士愁果真是彭瑊的儿子，为何直到明以前的所有

史籍都不曾提及，反而是明清以来始有此说［２０］其实，

所有支持彭瑊兄弟为溪州彭氏之祖的材料皆来自明

清时期的史料。其三，溪州盟约中，有提到“溪州彭

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故能历三四代，长

千万夫”，倘若彭瑊为彭士愁之父，则彭瑊为入溪州

的第一代，何以解释“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并“历

三四代”？

相对于这种基于血缘的族群与族源的讨论，本

文更有兴趣了解当时人的观念，以及这些称呼或者

分类如何出现在士大夫们的记载中，尝试探讨马楚

政权与溪州彭氏的互动中，双方如何认知、定位彼此

的关系。

溪州铜柱铭文绝大部分是当年的盟约，一小部

分为后代加刻。盟约大致包括四部分：其一介绍溪

州彭氏，其二为历代王朝治边理念及溪州之盟的来

龙去脉，其三为双方达成的誓约，其四为立誓双方的

题名。铭文有两处提到溪州彭氏：

牂牁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

聚族。……溪州彭士愁，世传郡印，家总州兵，布惠

立威，识恩知勤，故能历三四代，长千万夫。⑦

很清楚，盟约依旧是在用盘瓠子孙来定位这群

土著。需要强调的是，溪州铜柱的盟约，不是楚国士

大夫们在书斋里对他者的单向描述与定位，而是溪

州土酋们共同参与签订的双边盟约。此盟约在很大

程度上认可了土酋们的诸多权益。微妙的是，这些

土著大酋，似乎容忍了这种定位和描述，这恰恰是以

往研究所忽略的。

关于双方所达成的盟约，铜柱铭文中记载：

右据状：溪州静边都，自古以来，代无违背。天

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人，当都愿将本

营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归明王化。

当州大乡、三亭两县，苦无税课，归顺之后，请只依旧

额供输。不许管界团保军人百姓，乱入诸州四界，劫

掠詃盗，逃走户人。凡是王庭差纲，收买溪货，并都

幕采伐土产，不许辄有庇占。其五姓主首，州县执掌

有罪，本都申上科惩。如别无罪名，请不降官攻讨。

若有违誓约，甘请准前差发大军诛伐，一心归顺王

化，永事明庭。

王曰：尔能恭顺，我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

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

之业。

这段铭文分别是溪州土酋和楚王的盟誓。作为

战败方的溪州诸土酋们做出如下承诺：其一，“归名

王化”，按旧额缴纳税课；其二确保不再骚扰楚国各

州，掠夺人口；其三，允许楚国来采伐收买土产，不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资治通鉴·后晋记三》，天福五年二月庚戌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八月乙酉。

溪州铜柱铭文：“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发军收讨不顺之
人。”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四年十一月戊子。值得一提的
是，溪州铜柱铭文就是当时１８位学士之一的李宏皋所撰。

《旧五代史》卷一三三，《十国春秋》卷六六；路振：《九国志》

卷一一 楚，彭玕条。
《资治通鉴》卷二八二，天福五年春正月乙未。

铭文为笔者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９年期间多次走访湘西时，在永
顺王村实地抄录而得，其中有参考比照冈田宏二在《中国华南民族社
会史研究》一书中对铭文内容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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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瞒私占；其四，五姓酋长和境内州县官员有犯，自

会申报依法惩处，如果没有其他罪行，请楚国不要发

兵征讨。其五，如果有违誓言，情愿被征讨。而战胜

方楚国则以土酋恭顺为条件做出如下两大承诺：免

掉科徭，本地的赋租，可以留为自用；本地的兵士，也

不派差调用。

非常明显，即便是在楚国战胜的情况下，楚国并

无意在溪州地区建立直接统治，对实现华夏化汲汲

以求，而只是羁縻其首。盟约与盘瓠传说所确定的

框架如出一辙：一方面土著酋长在溪州内部统治的

正统性得到承认：溪州内部事务，楚国不得轻易干

预，如果溪州土酋恭顺，楚国既不在溪州抽调兵士也

不征收科徭。其实，楚国不仅承认他们自署刺史的

官职，同时还封给荣誉性官职；①另一方面溪州土酋

必须“归名王化”，不再扰境骚民，楚国保持获取当地

资源的权利。即盘瓠传说中一方面“自有其君长”，

另一方面又“受朝廷印绥，却无关梁、符传、租税之

赋”。

溪州铜柱的誓约铭文为了解湘西地区早期的社

会架构与运作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铭文提到“都”

“营”“团”“保”“五姓主首”和“州县执掌”这一类字

眼，同时原刻铭文的题名中溪州方面有１９个官职姓

名，其中彭氏８人，田氏４人，覃氏３人，龚氏２人，

向氏１人，朱氏１人，即所谓“彭士愁与五姓归明”。②

本文认为，铭文为楚国学士李宏皋所撰，李宏皋是用

他在楚国的那套知识体系和语言来认知、描绘土酋

社会，题名中溪州土酋中那套非常整齐的华夏化的

官职设置值得怀疑。③［２０］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确

定，溪州铜柱铭文中所看到的土酋间的联盟，不是一

个单纯的临时性战争联盟，而是一个以彭氏为核心

主导、田氏次之的跨地域联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溪州铜柱铭文的题名

中，首列现任溪州刺史彭士愁之名，紧跟其后是罗列

了三位前溪州刺史之名。这三位前任的溪州刺史

中，有两位姓彭，一位姓田。彭氏土酋与田氏土酋的

结盟关系，在延续至今的地方传说与神明崇拜传统

中还有所体现。［２０］在这个地域联盟之下，有非常明显

的官僚层级架构，并拥有独立的军事组织。

三、“都誓主”到“如意大王”
溪州铭文所展示的与王朝的关系、社会结构等，

总体而言在宋初得到了延续，而爬梳宋代零星的材

料可以得知，士大夫们所理解的土著社会内部的行

政设置及官员承袭制度。《宋会要辑稿》称：

初北江蛮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

三：曰上、中、下溪，总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下溪州刺

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隶焉，谓之誓下州。④

宋代将沅水下游地区称为北江地区，主要包括

沅陵县以西的酉水流域，北至澧水上游一线。《宋会

要辑稿》指出北江地区最大的土著首领是彭氏，其下

设有二十州，皆有刺史一类官职的设置，在这所有的

二十州之中又设有“都誓主”一职，由下溪州刺史兼

任，统领其他各州。二十州较之溪州铜柱铭文所列

州县在数字上有所增长，然而其官僚层级架构，其实

就是跟溪州铜柱铭文中的架构类似。对这二十州及

其官员的设置，宋人彭百川指出：

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龙赐、天赐、忠顺、保

静、感化、永顺六州，曰懿、安、远、新、洽、富、来、宁、

南、顺、高十一州。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俱自补

置。⑤

彭百川不仅列举了由彭氏所统领的这二十州的

具体所指，而且指出每州都设有一些固定的官职。

官职的设置已经有别于溪州铜柱铭文的记载，但与

其一致的是这些官职，其实是土酋内部决定其补置

程序及人选，而不是由宋朝来决定任免。至于内部

官员及都誓主的产生程序，《宋史》载：

州将承袭，都誓主率群酋合议，子孙若弟、侄、亲

党之当立者，具州名移辰州为保证，申钤辖司以闻。

乃赐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谢。州有押案副

使及校吏，听自补置。⑥

可见，在士大夫的概念中，以彭氏为首的北江地

区，有一个系统的官僚架构与承袭制度。其内部官

员的产生是由都誓主统领各个酋长来合议，而候选

名单基本上是从其亲族中产生。虽然是从亲族中产

生，但并不是严格的父子相传，更没有长子继承的概

念，甚至其亲党也有可能获得承袭。理论上，承袭的

结果要经由辰州得到中原王朝的最后确认，但这个

确认的过程不是在京城而是在辰州完成的，得以袭

替的人也只需要“隔江北望拜谢”。也就是说在宋代

由下溪州都誓主彭氏所统领的这二十州还是跟溪州

铜柱所确定的关系一样，羁縻其首而已。有宋一代

辰州虽然幅员辽阔，号称经制州，但其实真正经制只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溪州铜柱铭文题名。
《九国志》中也提到在溪州派人去楚国乞降的时候，为彭世

愁的儿子彭师暠“帅诸蛮酋长田洪赟、覃行方、向存佑、罗君富等，携
牌印纳款于勍”，《九国志》卷一一《楚臣传·彭师暠》。

五代时期如此高度的华夏化值得怀疑。其实，溪州地区的
确有他们一套本土的官僚设置，如用汉字记土音的“舍把”。另外直
到明初，还有土司及其直系家属没有汉姓汉名的情况。

《宋会要辑稿》卷四三三○，蕃夷五之八一，天禧二年条。
《太平治迹统类》卷一七。
《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诸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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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沅水以东的沅陵等少量地区，沅江在某个程度上

成为时人心目中的“化外”与“化内”的某种分界线。

但其实即便是在辰州，宋初也是任命徭人来当辰州

刺史。《东轩笔录》有记：

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蛮情、习险恶而勇智可任

者，以镇抚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太祖招之

阙下，察知可用，因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蛮酋，除辰

州刺史，官其一子为殿直，赐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

尽予一州租赋。再雄感戴异恩……训练士兵，得三

千人，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捷如猿猱。又选亲

校二十人，分使诸蛮。以传朝廷怀徕之美意。莫不

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①

可见，宋初的辰州跟羁縻州几乎无甚差别，同样

是任用当地酋长做刺史，通过他们来使土酋归名王

化。辰州刺史在其域内可以自己任命官吏，拥有一

州的租赋。

一直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一个文字的

脉络下，士大夫在华夏谱系、社会与政治地理上，对

湘西地区的定位与认知，这只是一个层面的历史。

湘西地区在一个汉文文献的脉络下被不断拉近与华

夏的距离，并不一定表示湘西土著社会一直对摆脱

华夏边缘、归顺中原王朝孜孜以求，它也会有其相当

的主体性。成书于南宋熙淳年间的《桂海虞衡志》对

桂林附近的南蛮有如下记载：

南方曰蛮。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虽故皆蛮

地，犹近省，民供税役，故不以蛮命之。过羁縻，则谓

之化外真蛮也。……又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罗殿、

自杞等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

……罗殿等处乃成聚落，亦有文书公文，称守罗殿国

王。②

可见，宋代西南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大理国、吐

蕃，还有罗殿、自杞等以国为名的地方政权。其中罗

殿还有自己的文书公文系统，采用的大致就是今天

被称为彝文的文字，有自己的官僚、礼仪与认同体

系。［２１］然而，汉文文献对罗殿国所载无几，直到近年

彝文文献被重视，罗殿国王权曾经辉煌的历史才被

发现。

宋代西南地区在庞大的大理国、吐蕃与宋王朝

之间，有诸如罗殿、自杞等诸多地方王权。通常在两

个以上较为强势的王权之间，给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与发展提供了空间，尤其是在西南这类生态地理环

境当中，更是如此。［２２］其中，有部分地区进一步阶序

化、官僚化，并发展成为地方王权，如自杞国、罗殿国

等，而有些则有若世外桃源，保持与既有国家或自立

成国的距离。不论如何，在这样的格局中，左右逢源

常常是生存发展之道。查尔斯·巴克斯的研究表明

唐代的吐蕃兵强马壮，一度成为西南地区的中心，使

包括南诏在内的西南一些国家向其朝贡。［２３］Ｈｅｒｍａｎ

的研究指出位于唐与南诏之间的慕俄格王国，在唐

与南诏的战争中，左右逢源以拓展其领地。［２４］位于中

越边境的侬智高所领之广源州侬氏，也曾经游走于

宋朝与交阯两个王权之间，作为羁縻州臣服于宋朝

的同时，给交趾服役，效忠于交趾。侬智高之所以可

以让后人了解到这部分的历史，就是因为他挑战宋

朝，率兵从广西一路攻到广东，兵临广州城下。③［２５］

湘西地区，同样位于宋朝与西南各个王权之间，

其有无游走于两端，尚待史料尤其是西南各王权自

身资料的进一步发现。困难在于，湘西地区，今天的

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虽然都有他们本民族的语

言，却并未形成他们本民族的书写系统。尽管如此，

还是可以在汉文文献的记载中，看出以彭氏为首的

溪州地区，有进一步阶序化的趋势，一度形成跨地域

联盟，形成具有一定统合性的文化体系。其中特别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文献中已经透露出，在多“国”林

立的西南政治格局中，湘西甚至还一度传出有人自

称“如意大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

先是彭仕义纳其子师宝之妻，师宝忿恚，遂与其

子师党举族移辰州，告其父之恶。言仕义尝设誓下

十三州，将夺其符节，并有其地，贡奉赐予悉专之，自

号如意大王，补置官署，谋为乱。④

此事《宋会要辑稿》《宋史》等皆有载，⑤事情缘

于嘉祐二年（１０５７）下溪州都誓主彭仕义与其子彭师

宝交恶，彭师宝赴官府告发了彭仕义兼并其他州，夺

其符节，并在溪州地区称王，补置官署，自号“如意大

王”。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彭仕义被告发“自号如意

大王”一事，官府可能不会如此快了解溪州内部有人

在兼并其他地方，扩张领地，进一步补置官署，自号

为王，更不会出兵对彭仕义称王一事加以干预。从

西南地区的格局，尤其是溪州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

的权力格局与官僚层级的传统来看，下溪州彭氏进

一步扩张领地，自置官署，由地方联盟中的都誓主进

一步发展以建立地方王权的努力，并非偶然。

四、结语
本文尝试从华夏对非华夏的认知与定位，两者

①

②

③

④

⑤

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此事亦见于《宋朝事实类苑》、《续
资治通鉴长编》、《方舆胜览》以及元人所著之《宋史》等。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宋史·蛮夷三·广源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九月乙亥条。
《宋会要辑稿》卷四二三，蕃夷五之八四，嘉祐二年条；《宋

史》卷４９３《西南溪峒诸蛮传》。但《宋史》称其事发于至和二年，当有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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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角度，来解读早期汉文文献对湘西地区的记

载。一直到宋代熙宁年间尝试将湘西地区纳入直接

统治之前，中原王朝对于湘西地区的有效管控，基本

上都还只是士大夫们偶尔的理想或者后朝的建构。

事实上，中原王朝也并不一定汲汲以求于当地的华

夏化。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强势王权之间，配合山

区复杂的地理与生态，给多样性社会与族群的发展

提供了空间。其中有些进一步阶序化，发展为地方

王权，湘西土酋也曾经做出如此努力。中原王朝也

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来作为与其他王权的缓冲地

带。①

从武陵蛮到盘瓠蛮再到更为复杂的族类划分，

不仅经历了其所指代的土著所聚居的地理范围变更

的过程，更是经历了一个华夏边缘与政治地理边缘

推移、变更，土著人群在汉文文献的脉络中被重新定

位、认识，并被赋予不同的身份标签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华夏的边缘不一定总与社会及政治地理的

边缘相吻合，族类的身份也保持着高度的流动性；同

时，各个阶段用以划分边界，重新认知他者的机制也

不尽相同。有意思的是，虽然华夷之辨重在文化而

非血缘，但往往会沿用一套血缘的话语。这种强调

在华夏谱系中的定位，逐渐转到强调王朝赋役体制

下或者细致化的风俗描述而导致的标准各异的族群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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